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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神话英雄*

——论《奥德赛》叙述方位之功能

王　倩

内容提要：按照叙述者的叙述，《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他历经种种艰辛而最终返还伊塔刻，得以与

家人团聚。若改变叙述方位，奥德修斯就是一位独裁者、刽子手、殖民者、奴隶主、薄情的伪君子，等等。而造成此种差

异的缘由，乃是因为史诗在转述中采用了以奥德修斯为角心来叙述故事，而重述乃是将其他角色作为角心人物来表述奥德

修斯的历险故事。因此，我们可以说，叙述方位制造了神话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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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Odysseus）是荷马史诗《奥德
赛》中的主要人物，其传奇式的10年漂泊经历
成就了他的光辉形象：刺瞎独目巨人波吕斐摩

斯（Polyphemus），离开吃人的莱斯特律戈涅
斯人（Laestrygones）的土地，战胜女巫喀尔刻
（Circe）将人变成猪的巫术，下到冥界求得预
言，克服海妖塞壬（Sirens）无法抗拒的歌声的
诱惑，逃过怪物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和斯
库拉（Scylla），拒绝仙女卡吕普索（Calypso）
的挽留，逃难到了淮阿喀亚人（Phaeaces）的国
土，射杀向其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求婚的

伊萨卡贵族，最终夺回王位，与家人团聚。在上

述事件的表述中，叙事者共计使用了197个修饰
语来形容奥德修斯，其中“知足多谋的”一词出

现了61次，“神样的”出现了41次，“历尽艰辛
的”出现了28次，“机敏的”出现了13次，“高
贵的”则出现了8次。其余的一些形容词分别为
“多智的”、“光辉的”、“攻城略池的”、“ 
富有经验的”、“ 聪颖的”、“英勇的”、“智
慧的”、“饱经忧患的”、“睿智的”、“杰出

的”、“多灾多难的”，等等。这些语词中，出

现频率最高的是“足智多谋的”，这一词语描述

的是奥德修斯的才干；其次是“神样的”，它

用来形容奥德修斯的外貌；再次是“历尽艰辛

的”，该词语用来叙述奥德修斯的阅历。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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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语词，诸如，“机敏的”、“杰出的”、

“英勇的”，这些形容词要么用来描写奥德修

斯的才能，要么描写奥德修斯给人的印象。就

词语的性质而言，它们都是褒义词，用来表现

奥德修斯各个方面的才能与品质。“这些修饰

语在诗中频繁出现，给人印象深刻，它们正好

集中反映了诗人希望借助行动表现的主人公性

格的两个主要方面，即坚毅和多智。”（王焕

生，《前言》 3）
借助于这些语词，我们看到了《奥德赛》

中奥德修斯的人格魅力：遭遇苦难时，他毫不畏

惧，机智而勇敢，虽历经苦难，但丝毫不放弃希

望；遭遇美色诱惑时，他不为所动，而是倍加思

念结发之妻；得到帮助时，他非常感恩，不忘回

报；面对敌人时，他毫不畏惧，机智而勇敢。正

是这些形容词及其表述的内容，制造了一位神话

般的英雄奥德修斯，他高大英武，身世显赫，不

畏困难，智勇双全，不弃不离。概而言之，《奥

德赛》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

雄，也是一位具有鼓舞性的正面人物形象。

需要加以强调的是，英雄奥德修斯的所行

所为并不都是具有十足的正义意味；相反，根据

史诗的叙述，他的一些行为极为血腥残暴。特洛

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率领部下到了基科涅斯人

（Kikonians）的伊斯马罗斯（Ismaros）城，屠
杀无辜居民并抢劫财物。用奥德修斯自己的话语

叙述就是，“离开伊利昂（特洛伊），风把我送

到基科涅斯人的伊斯马罗斯。我攻破城市，屠杀

居民。我们虏获了居民们的许多妻子和财物，

把他们分配，每个人不缺相等的一份。”[1]根据

《荷马史诗》的叙述，奥德修斯及其部下与居住

在伊斯马罗斯城的民族并无任何冲突，他们没

有任何理由去屠杀这里的人们。另外，在得知宫

中的12名女奴们被迫与求婚人同床共枕后，他还
是让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残暴地吊死了她
们。对于12名女奴的死亡，《奥德赛》中有极
为生动的描述：“有如羽翼细密的画眉或者那野

鸽，陷入隐藏于茂密丛莽中张开的罗网，本为寻

地夜栖，却陷入了可怕的卧床；女奴们也这样

排成一行，绳索套住她们的颈项，使她们忍受最

大的痛苦死去。她们蹬动双腿，仅仅一会儿功

夫。” [2]由此可见，作为英雄的奥德修斯并不

是那种牺牲自己而为大众谋福利的英雄，他有

着极为残暴的性情，杀人如麻，丝毫没有宽恕

之心。

这就意味着，《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并非

是完全意义上的英雄或正面形象，但是在《荷马

史诗》中，尤其是《奥德赛》中，叙事者却使用

了众多褒义的形容词来表述他，并且多数读者将

其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换言之，奥德修

斯的正面形象并不因为其残暴行为而影响他在读

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撇开相关

层面的探讨，从叙述方位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

便会有新的发现。

二、《奥德赛》的叙述方位

所谓方位（perspective），其最初含义乃是
指生理学、自然科学以及视觉艺术中的一种视觉

现象，比如扭曲、选择、阻碍等等；哲学层面的

“方位”概念更多地含有一种隐喻意义，指一般

的认知过程，与此相关的方位主义认为，人对现

实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与欺骗性。

文学批评与叙述学将上述两种“方位”概念吸收

进来，并做了一种更为严格的界定，倾向于专指

人物与叙述者的主观世界观。叙述学中的叙述方

位，乃是指叙述中“叙述者（narrator）与叙述角
度（point of view）的配合”（赵毅衡 124）。根
据叙述学者赵毅衡先生的归类，叙述者与叙述角

度可能配合的方式，总计有九种。[3]《奥德赛》

中的每一卷叙述者与叙述视角配合方式各不相

同，我们不妨逐一分析。

史诗《奥德赛》每一卷所叙述的内容都与

奥德修斯有关，但史诗直到第五卷才出现奥德修

斯形象，在此之前，史诗已经开始叙述。第一卷

叙述方位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式，其叙述以不在

场的奥德修斯为核心，讲述众神对其命运的安

排；第二卷至第四卷，叙述依然采用第三人称全

知式，主要从奥德修斯家族成员的立场来描述事

件：奥德修斯久未归家，谣言说他已死于返乡途

中，一群贵族子弟聚集在王宫中，肆意挥霍奥德

修斯的家产，向其妻子珀涅罗珀求婚，意欲取代

奥德修斯统治者的地位；奥德修斯儿子特勒马科

斯无力阻止求婚人，他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

外出探询奥德修斯的音讯，一路问询到海伦与其



101王倩：制造神话英雄

丈夫的居住地。尽管奥德修斯本人不在场，但读

者从上述叙事中可以看到，他的儿子与妻子在遭

受着求婚者的骚扰，奥德修斯作为国王的统治地

位不断受到威胁，家产也在不停地损耗。

到了第五卷，英雄奥德修斯出现。此时叙述

方位依然为第三人称全知式，叙述核心依然是英

雄本人，内容为表述历险经历。第六卷到第八卷

为第三人称全知式，叙述奥德修斯在淮阿喀亚人

国度的经历。

从第九卷到第十二卷，史诗采用了转述故事

的叙述方式，将奥德修斯作为角心人物（focus 
character）[4]，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即奥德修斯自

己讲述自己回乡途中种种经历的形式：特洛伊

战争之后，奥德修斯率领部下一路历险，他与其

伙伴先后漂流到色雷西亚，到达食忘忧果的民族

居住地，杀死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邂逅女巫喀

尔刻，遭遇海妖塞壬，后被女仙卡吕普索拘禁7
年，最后得以返还故园伊萨卡岛。在叙述这些事

件时，史诗叙述者均让奥德修斯担当角心人物与

叙述者，向听众讲述其海上历险的故事。

从第十二卷到第二十四卷，史诗叙述方位重

新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式，叙述奥德修斯及其家人

的故事。这里分成了两个叙述过程，一个过程叙

述奥德修斯如何返乡并最终杀死求婚人，与家人

团聚；另外一个过程则表述特勒马科斯如何回归

家乡，与父亲奥德修斯团聚并帮助奥德修斯夺回

王位。

值得注意的是，《奥德赛》第九卷到第十二

卷这部分表述的内容很有意味。从内容来看，这

部分是对奥德修斯海上历险的叙述，而不是关于

其家人或其他人的叙述，主要内容包括洗劫伊

斯马罗斯城，逃离独眼巨人的杀害，战胜女巫喀

尔刻的巫术，下到冥府寻求预言，摆脱海妖塞壬

诱人的歌声，逃过怪物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挣

脱女仙卡吕普索的美色诱惑。但深入阅读便会发

现，奥德修斯在讲述上述经历时，有意识地做了

一些安排。那就是，一些对于他而言非常痛苦的

事，他就会叙述得极为繁复，比如，与独眼巨人

的邂逅，以及到冥府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凡

是涉及一些较为愉悦或不太人道的的事情，他就

草草叙述甚至省略。在讲述与女仙卡吕普索共处

7年的生活时，奥德修斯仅仅使用了这样一些话

语：“神女中的女神卡吕普索把我阻留在她的宽

阔洞穴里，心想让我做丈夫。”[5] “从此我又漂

流九天，直至第十天黑夜，神明们把我送到奥古

吉埃岛，说人语的可畏神女、美丽的卡吕普索在

那里居住，她热情地招待我。”[6]奥德修斯与神

女卡吕普索一起生活了7年，但却用这样简单的
几句话草草表述，不能不说是一种何刻意的叙

述。通过这种叙述安排，史诗给人的印象就是，

奥德修斯在10年的漂泊过程中几乎就没有什么值
得回忆的愉快经历，也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行

为，他一直处于一种窘迫状态，值得同情。

此种叙述方位有如下几种作用：①制造故

事悬念，吸引读者与听众的好奇心，增强故事的

生动性。因为转述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

式，奥德修斯本人代替叙述者讲述自己流浪的故

事，使得读者或者观众跟着奥德修斯往下走，每

一步都充满了悬念。②缩短了听众或读者与奥德

修斯之间的距离，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奥德修斯的

内心世界，感知他经历事件时的具体内心感受。

在听故事的同时，听众站在奥德修斯的立场与价

值观上去看待所有一切叙述事件，一切都是以奥

德修斯为中心，凡是对其有利的就是好的，反之

都是不好的。读者本人就像奥德修斯本人一样在

经历种种磨难，对于他的道德判断自然就有所偏

滑，不知不觉间同情其遭遇，而对其历险途中伤

害他者的行为自然有所原谅，同时放宽了道德的

评判水准，甚至不加谴责。这样，叙述者通过叙

述方位得以控制距离的叙述原则，达到其控制读

者与观众的道德判断的目的。“通过控制读者的

立场，使得读者不仅能够同情，而且与某种立场

完全一致并因此而具有主体立场和社会角色。”

（Mark  28）
很明显，整个《奥德赛》的故事都是以奥德

修斯为中心，而史诗在次叙述中将奥德修斯作为

叙述者让其表述回乡途中的种种历险，而没有将

此种叙述权力赋予其他人物。“《奥德赛》所描

述的苦难几乎没有超出奥德修斯的直系家属，当

然也就没有把求婚者纳入同情之列。求婚者比特

洛亚人更不正义，这倒并不是一个容易申辩的立

场，所以我们得承认⋯⋯荷马毕竟让奥德修斯述

说了大部分他自己的故事，而荷马没有把这种特

权授予其他角色。”（伯纳德特 1）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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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既是叙述者，又是叙述主角兼角心人

物，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表述权力。此种叙述方

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读者的感情与道德判

断，使他们在无意识间将感情倾向奥德修斯及其

家人，而不是那些求婚者或者是奥德修斯历险途

中邂逅的各个人物。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史诗

在奥德修斯的形象建构策略中，其关键之处，乃

是叙述者让奥德修斯自己说出了回乡途中的种种

历险事件，即史诗故事转述中使用了第一人称主

角人物角心的叙述视角策略。

三、《奥德赛》叙述方位重构

叙述视角是叙述学中异常重要的一个概

念，“在20世纪后半叶，视角曾被认为是理
解小说的最主要问题，是解开小说的钥匙，甚

至被认为小说技巧基本上就是个视角问题。”

（赵毅衡  121）叙述视角乃是叙述情景与叙述
事件被感知的具体方式，它所关注的乃是“谁在

看”，本质上属于叙述方位的范畴。表面看来，

叙述视角是一个纯属技术与技巧的问题，实际绝

非如此。任何叙述者在表述其叙述事件与情景

时，如何利用叙述视角来控制读者与观众的感

情，其背后其实都有叙述意图，而叙述目的则与

叙述者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密切相连，因此叙述视

角的选择是“一个道德的角度而不仅是技巧的

角度的选择问题，故事就从这个角度讲述出来”

（布斯 295）。因为叙述者叙述方位的选择，读
者与观众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视角人物的叙述立

场，与叙述“角心人物”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视点被改变，一个故事就

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无影无踪⋯⋯叙事视点不是

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

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

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

（马丁 128）
从史诗所涉及的各个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来

看，《奥德赛》所缺乏的叙述角度有如下几位：

求婚人、珀涅罗珀、女仆、伊萨卡百姓、女仙卡

吕普索、基科涅斯人，等等。如果改变史诗的叙

述角度，将叙述权力交付给其他人物，那么《奥

德赛》就不是一部关于奥德修斯苦难的史诗，读

者的感情倾向也会随之而改变，奥德修斯的神话

英雄形象也就有所改变。

（一）求婚人角心叙述

奥德修斯20年流浪海外未归，据说他已经死
于归途之中。伊塔刻国度一片混乱，群龙无首，

必须有人管理城邦。按照当地习俗，新国王必须

向原国王的妻子求婚。因此，众位国家管理者候

选人要首先向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求婚，将

她迎娶之后方能取代奥德修斯的位置。珀涅罗珀

可以拒绝求婚，这样她便失去其王后地位而被赶

出王宫。但是珀涅罗珀并未拒绝求婚，扬言要纺

织完其公公莱尔忒斯（Laertes）的裹尸布后才嫁
人，她白天织完之后夜晚便将其拆掉，于是我们

等候了整整4个年头。突然有一天奥德修斯回到
了伊萨卡，我们于是放弃求婚，撤出王宫，并且

请求奥德修斯宽恕我们。我们郑重地向他承诺：

“我们会用自己土地的收入作为赔偿，按照在你

的家宅耗费于吃喝的数目，个人分别赔偿，送来

二十头牛的代价，将给你青铜和黄金，宽慰你的

心灵，现在你心中怨怒无可非议理所应当。”[7]

但是奥德修斯没有答应，在没有与公民大会做任

何沟通的情况下，他在其王宫中射杀了所有的求

婚者。从该叙述视角建构的奥德修斯就不是一位

英雄，而是一位没有宽恕之心的残暴君主，他残

酷地杀死了那些向他求饶的求婚者，尽管后者并

未杀害他宫中的任何一个仆人，并真诚求饶。

（二）珀涅罗珀角心叙述

海伦遭劫后奥德修斯随即踏上了去特洛伊

的征程，一走便是20年，音信全无。在此期间，
我一人独自承担了所有的流言蜚语，一边操持

家务，一边抚养倔强不驯的儿子，同时还得抵

挡100多个求婚人的纠缠。但奥德修斯却在外面
一再与女神与女人们交往。回到王宫之后，他

屡屡用计来试探我，最后杀死了妻子身边的12个
女仆。关于奥德修斯，“当然我其实是有点儿数

的，关于他的圆滑，他的狡诈，他的狐狸般的诡

秘，他的——该怎么说呢  ——他的狂妄，可是我
却视而不见。我三缄其口，或者，若要张嘴的

话，说的都是他的好话”（阿特伍德 3）。此种
表述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位四处留情而粗暴残忍

的丈夫，他高度怀疑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妻子

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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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仆角心

奥德修斯20年没有音讯，据说已死在回归
途中，宫中一片混乱。珀涅罗珀整日哭哭啼啼，

没有心思管理宫中事务，心情时好时坏，令人琢

磨不定。一群贵族子弟要竞选新国王位置，向珀

涅罗珀求婚，他们聚居在奥德修斯王宫中，等待

她纺织完莱尔忒斯的裹尸布。我们迫于压力，不

得不向求婚人提供服务。有的求婚人知道自己没

有希望竞选国王，就与我们的姐妹产生感情，有

了性关系。奥德修斯突然不告而归，得知这一切

之后，将我们与求婚者有关联的12名姐妹全部吊
死，没有任何同情，也不听我们的解释。我们的

心情极为愤怒：“我们就是女仆，您所杀死的女

仆，对您失望的女仆。我们在空中舞动，我们的

赤脚在抽搐，诉说着您行事不公。对于每一个女

神、妇女及婊子，从天边的到眼前的，您都眼馋

得挠爪子。我们的那点事儿，远不及您的所作所

为，您却定了我们的罪。手里握着长矛，嘴里发

出号令，谁都得俯首听命。我们擦洗鲜血，那是

我们丧命的情夫的血，涂满了地板和桌椅。我

们跪在水边，在您的怒目之下。我们赤着双足，

这可真是不公，让我们如此惊恐。你如此取乐，

只消挥挥手 /就看着我们倒下。我们在空中舞
动，我们的赤足在抽搐，诉说着您行事不公。”

（6—8）从女仆们的叙述角度来看，奥德修斯是
一位行事不公而毫无宽恕之心的奴隶主，自私而

残暴，并非是一位伟大的英雄。

（四）伊萨卡百姓角心

奥德修斯20年未回，伊萨卡岛国一片混乱。
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前，将自己的全部家

事委托给了门托尔（Mentor），却没有委托任何
人来照管伊萨卡城邦。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王权

交到百姓手中，也没有将其交给自己的父亲莱

耳忒斯，而是任其空闲。自然，在奥德修斯统治

伊萨卡国期间，他曾经大力收敛民众财富，致使

他“家财无比丰盈，任何人都难与他相比拟，无

论是在黑色的大陆，还是在伊塔卡（伊萨卡）

本土，即使二十二个人的财产总和仍不及他富

有”[8]。特洛伊战争开始时，奥德修斯带走了伊

萨卡里所有的精壮男子，还有最精美的战船，但

他却没有带回任何一个士兵。奥德修斯回到王宫

之后，残暴地射杀了伊萨卡最优秀的年轻人，又

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治理

久已混乱的国家，安抚那些阵亡战士的家人。这

样看来，奥德修斯并非是一位称职的统治者，而

是一位搜刮民膏并且又独裁的暴君。

（五）女仙卡吕普索角心

奥德修斯与我同居了7年，但他却根本不爱
我，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要才与我

同居。在离开我时，我给他准备了得体的衣服，

芳香的美酒，纯净的淡水，干粮以及许多美味。

但奥德修斯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反倒怀疑我欺

骗他。“女神，你或许别有他图而非为归返，你

要我乘筏船渡过广阔的大海深渊，它是那样可怕

而艰险，速航的快船即使有宙斯惠赐的顺风，也

难渡过。我无意顺从你的心愿乘筏船离开，女神

啊，如果你不能对我发一个重誓，这不是在给我

安排什么不幸的灾难？”[9]不难看出，女仙卡吕

普索角心叙述下的奥德修斯形象是一位薄情郎，

他心机重重，狡诈多疑，毫无人情可言。

（六）基科涅斯人角心

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回归希腊途中，

经过我们的城市伊斯马罗斯，二者之间没有任何

前仇。奥德修斯率领部下屠杀了该城居民，掠走

了我们同胞的妻子与财产，继而又在海滩上屠宰

大批牛羊，饮酒取乐。

通过这种叙述方位，重构的奥德修斯形象

大概是这个样子：刽子手、残暴的奴隶主、暴

君、薄情假意的伪君子、凶残的殖民者，等等。

自然，这种置换叙述方位建构出来的奥德修斯形

象，迥异于原史诗塑造的神话英雄形象，是对英

雄奥德修斯原有形象的颠覆与解构。实际上，很

多文学文本中并不缺乏重构的奥德修斯形象，它

们所表述的奥德修斯基本上为负面形象。罗马诗

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特洛伊人埃涅阿斯

将奥德修斯称为“残忍的奥德修斯”、“专干坏

事的奥德修斯”，[10]但丁对奥德修斯似乎极为反

感，在《神曲·地狱篇》中将奥德修斯与狄俄墨

得斯一起放在了第八层地狱中的第八断层，饱受

火刑的煎熬。“他们这样地一起在火刑中奔跑，

好像以往在暴怒中奔跑；他们在火焰中还为用木

马藏兵之计呻吟，那一计骗开了城门，罗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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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始祖不得不从那里逃出。”（187）可见，
不少文学文本并未受到《奥德赛》的影响，而是

出于表述事实，将奥德修斯的形象进行了重构，

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向海外殖民
扩张成功之后，胜利返回希腊本土的希腊殖民者

形象。

四、结　　语

至此，可以看到，史诗《奥德赛》中的奥

德修斯这位英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故事次

述中叙述方位策略而建构的，若改变叙述方位，

将其他形象作为叙述角心人物加以叙述，那么奥

德修斯不再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英雄，而会呈现另

外一种面孔——刽子手、残暴的奴隶主、暴君、

伪君子、薄情郎，殖民者，等等。从这个层面而

言，正是《奥德赛》第九卷到第十二卷的第一人

称主角人物角心叙述方位塑造了英雄奥德修斯，

而不是奥德修斯的漂泊历险经历建构了其自身的

光辉形象。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所谓的叙述

技巧塑造了神话英雄奥德修斯，而不是史诗意义

塑造了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形式不是手段，

它本身就是意义。它不是得鱼而可以忘的筌，它

本身就是鱼。”（185）尽管叙事学者赵毅衡先
生的这段话并非是针对故事转述中的叙述角度而

言，却不妨可以拿来作为史诗《奥德赛》叙述方

位艺术功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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